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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的
信
息
，
是
從
柳
樹
枝
頭
泛
綠
開
始
的
。
那
天
，
我
們
照
例
去
公
園
散
步
，

起
初
並
不
相
信
，
因
為
湖
裡
的
冰
還
沒
有
完
全
解
凍
，
樹
枝
仍
然
乾
巴
巴
，
吹
來
的
風

還
有
些
刺
臉
。
但
當
我
們
舉
目
遠
眺
時
，
只
見
湖
邊
一
排
排
的
垂
柳
，
頂
尖
枝
頭
確

是
泛
起
淡
淡
的
綠
色
。
我
們
不
能
不
喜
在
心
頭
，
心
中
自
語
：
春
天
又
悄
悄
向
我
們

走
來
。過

了
大
約
十
天
，
公
園
的
花
陸
續
開
放
了
。
最
早
的
是
迎
春
花
，
開
在
公
園
內
遠

近
的
山
坡
上
，
一
叢
叢
，
一
片
片
，
黃
燦
燦
的
顏
色
，
給
人
帶
來
了
驚
喜
。
之
後
是
桃

花
、
櫻
花
、
海
棠
花
、
丁
香
花
，
開
始
只
是
一
個
個
芽
孢
爬
上
枝
頭
，
但
沒
過
幾
天
花

朵
就
綻
放
滿
樹
，
遠
看
彷
彿
是
落
入
園
中
的
一
片
片
粉
紅
色
或
紫
色
薄
霧
。
接
着
開
放

的
是
玉
蘭
花
，
花
朵
很
大
，
有
雪
白
的
，
有
紫
色
的
，
掛
滿
枝
頭
，

昔
日
名
貴
的
玉
蘭
走
近
百
姓
，
為
公
園
平
添
了
幾
分
高
雅
。
這
時
，

柳
條
已
長
滿
綠
葉
，
垂
到
湖
面
，
整
個
公
園
被
籠
罩
在
春
花
和
綠
樹

之
中
。公

園
的
美
，
不
僅
僅
來
自
天
然
，
更
來
自
園
藝
工
人
的
辛
勤
勞

作
。
早
在
春
寒
料
峭
之
前
，
他
們
就
忙
着
修
剪
枝
椏
，
澆
水
施
肥
，

為
春
天
的
來
臨
預
做
準
備
。
他
們
很
有
藝
術
眼
光
，
不
知
什
麼
時
候

，
在
湖
畔
的
岩
石
前
和
小
路
旁
，
又
種
下
蝴
蝶
花
、
野
菊
花
、
喇
叭

花
，
現
在
它
們
迎
着
和
煦
的
陽
光
盛
開
，
紅
色
、
黃
色
、
白
色
，
嬌

嫩
中
又
顯
出
挺
拔
，
使
公
園
的
春
日
更
加
多
姿
多

彩
。

公
園
的
色
彩
，
還
來
自
天
真
爛
漫
的
兒
童
。

他
們
中
的
嬰
兒
，
由
爸
媽
用
車
推
着
；
稍
大
的
蹣

跚
學
步
，
爸
媽
在
後
面
追
趕
；
更
大
的
孩
子
則
到

處
跑
動
，
有
的
還
滑
着
滑
輪
，
爸
媽
乾
脆
放
任
不

管
了
。
不
過
，
孩
子
們
穿
紅
戴
綠
，
則
是
他
們
的

共
同
特
點
，
公
園
也
因
此
增
加
了
色
彩
。
我
們
在
公
園
散
步
是
從
六

十
歲
剛
過
開
始
的
，
一
晃
已
經
十
幾
年
，
開
始
時
走
公
園
一
圈
還
覺

得
不
夠
，
不
少
時
候
還
要
加
上
半
圈
，
才
覺
得
身
上
微
微
發
熱
，
抻

開
了
筋
骨
。
而
現
在
，
走
一
圈
還
嫌
長
了
，
中
間
還
要
休
息
一
次
，

每
到
這
時
就
禁
不
住
歎
息
歲
月
過
得
太
快
，
心
中
升
起
幾
分
淒
涼
。

但
當
我
們
坐
在
長
椅
上
，
看
到
孩
子
們
茁
壯
成
長
時
，
頃
刻
心
中
又

升
起
希
望
。

公
園
的
色
彩
，
還
來
自
湖
水
中
一
群
群
的
野
鴨
。
當
初
偌
大
的

湖
面
上
，
只
有
孤
獨
的
幾
隻
野
鴨
，
沒
有
引
起
人
們
的
注
意
。
但
隨
着
城
市
生
態
的
改

善
和
公
園
湖
水
的
清
澈
，
野
鴨
每
年
都
在
增
多
，
最
近
幾
年
竟
成
群
結
對
，
變
成
公
園

的
一
景
，
甚
至
在
隆
冬
臘
月
，
它
們
仍
棲
息
在
一
塊
不
凍
的
湖
水
邊
，
把
公
園
當
成
它

們
的
家
。
今
年
更
為
特
殊
，
幾
對
羽
毛
鮮
艷
的
鴛
鴦
，
不
知
從
哪
裡
飛
來
，
也
加
入
到

鴨
群
的
行
列
，
於
是
引
來
更
多
的
遊
客
駐
足
觀
賞
，
湖
邊
的
歡
聲
笑
語
使
春
花
爛
漫
的

公
園
充
滿
勃
勃
生
機
。

現
在
觀
賞
春
花
，
其
實
已
不
必
非
去
公
園
不
可
，
隨
着
春
日
的
來
臨
，
北
京
街
頭

到
處
可
見
賞
心
悅
目
的
花
樹
，
就
連
我
們
居
住
的
小
區
，
院
內
也
盛
開
着
桃
花
、
櫻
花

、
玉
蘭
花
，
足
不
出
戶
，
打
開
窗
子
，
即
可
盡
情
觀
賞
，
春
花
就
在
眼
前
。

來波士頓一月有
餘，第一次參加正式
的學術活動， 「哈佛
人文學者訪問研究成
果學術工作坊」，海
峽兩岸學者的一個交

流會，Wilt Idem 主題演講，四個小組，
十一個發表，一個王德威主持的座談。其
他種種不講了，我不負有寫紀要或會後感
的職責，只撿值得注意的信息說說。

台灣大學中文系曹淑娟教授談晚明文
人的園林書寫，言及祁彪佳日記雜稿，以
日本某處所藏為最全，其全部作品，國內
已整理出版者約當一半。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助理研究員兼
清華大學（台）助理教授陳相因，研究蘇
聯柯倫泰《家庭與共產政府》一文的生成
傳播，據蘇聯檔案，認為茅盾當年選譯此
文，乃係共產國際宣傳部門周密計劃下的
行為，與蘇聯國內及國際時政緊密配合。

武漢大學文學院李松副教授研究 「樣
板戲傳播的狂歡化現象及其成因」，談到
上海當年有戲曲藝人因 「破壞革命樣板戲
」被處決，所屬劇團人員亦大多判刑。而
所謂破壞，概屬民間傳播的「狂歡化現象」。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杜英研究一
九四九年後新的文藝 「典範」如何在具體

作品中被確立的過程，從時間、空間、人情倫理等方面
敘事元素，細緻分梳了新舊 「典範」之間的差異，出色
實踐了 「將歷史還原為對歷史的敘事」的理論。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黃一，研究 「『異』審美視
野中的香港文學」，認為 「香港文學最豐富地表達了中
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日常感受」，是新鮮說法？

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林秀玲教授研究英國現代主義
在一九○○至一九三五年期間對中國藝術和詩歌的 「發
現」，認為這種 「發現」促成了 「英國的二度文藝復興
」，同時漢學對歐洲主流文化的影響，存在大量突出案
例，亟待深入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毛尖教
授通過謝晉電影《女籃五號》、《大李、小李和老李》
解讀 「上海電影傳統和延安電影傳統」這 「兩個美學傳
統」在不同時期的表達和博弈，及所造成的問題，也是
「後現代史學和詩學」的一個成功實踐，並且寫得像她

的隨筆一樣好看。
因為有事，中途曾離場，我聽到或看到文章的大致

如此。理解不當或信息有誤的地方，責任在我。
論文中有好幾篇是此前已經發表過的吧，我聞道太

遲，幸有此機會補課。感謝中正大學中文系與台文所江
寶釵教授的對此活動的推動，她的確很努力，也很成功
。我到來較晚，沒有被要求提交論文，濫竽了一個小組
的主持。因為要讀論文和開會，誤了跑步日記，以此充
數吧。

四月七日：日距離：十六點一公里；月距離：四十
八點三公里；年距離：二七八點六公里。四月九日：日
距離：十五點七公里；月距離：六十四公里；年距離：
二九四點三公里。

楊
義
說
周
全
平
（
一
九
○
二
至
一
九
八
三
）
﹁的
作
品
是
以

﹃煩
惱
﹄
和
﹃苦
笑
﹄
作
為
經
緯
線
的
﹂
（
見
他
的
《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史
》
頁
六
三
三
）
。
因
為
他
小
說
的
題
材
多
以
年
輕
人
的

﹁苦
惱
﹂
為
主
，
甚
至
小
說
集
《
煩
惱
的
網
》
（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
一
九
二
四
）
、
《
苦
笑
》
（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
一
九
二
七
）

和
《
樓
頭
的
煩
惱
》
（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
一
九
三
○
）
均
以
這
些

﹁灰
調
﹂
作
書
名
。
我
手
上
的
這
本
《
樓
頭
的
煩
惱
》
是
一
九
三
六
年
的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版
，
收
《
輿
論
家
教
》
、
《
樓
頭
的
煩
惱
》
、
《
落
霞
》
、
《
下
流
人
的
辯
護
者
》

、
《
秋
衣
》
和
《
榮
歸
》
六
個
短
篇
。

作
為
書
名
的
《
樓
頭
的
煩
惱
》
，
寫
血
氣
方
剛
的
知
識
分
子
T
君
，
暗
戀
房
東
太

太
的
女
兒
韻
琴
，
但
因
為
他
深
信
﹁靈
﹂
與
﹁慾
﹂
是
兩
種
不
同
的
愛
戀
行
為
，
始
終

規
行
矩
步
，
保
持
君
子
態
度
。
不
過
，
新
近
鄰
房
搬
來
一
對
恩
愛
夫
婦
，
夜
夜
雲
雨
，

淫
聲
浪
語
惹
得
T
君
終
於
摸
到
韻
琴
的
閨
房
去
…
…
《
樓
頭
的
煩
惱
》
着
重
抒
情
的
心

理
描
寫
算
是
不
錯
，
但
我
更
愛
壓
卷
的
《
榮
歸
》
，
故
事
寫
十
五
歲
的
鳳
五
，
接
受
不

了
鄉
人
的
白
眼
，
離
家
奮
鬥
十
七
載
，
於
三
十
二
歲
那
年
﹁衣
錦
榮
歸
﹂
，
雖
然
深
得

鄉
人
的
敬
仰
，
但
孑
然
一
身
的
傷
感
卻
湧
上
心
頭
，
不
禁
產
生
了
疑
問
：
我
究
竟
是
成

功
了
還
是
失
敗
？

《
榮
歸
》
寫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
是
周
全
平
寫
得
較
好
的
一
篇
。

四月，又見槐花飄香。
我從小生長在鄉下。記得

小時候，村頭溪畔，路邊野地
都長滿了槐樹。淳樸的鄉親從
喜愛自然的天性出發，每到陽
春三月，總愛弄些樹木，栽植

在房前屋後，溝畔坡頭。槐樹最易種，栽一棵活一
棵，年復一年，村前村後漸漸成了槐樹的世界。

早春，一顆顆鵝黃的嫩芽從槐樹皸裂的皮層裡
鑽出來，不用幾天，嫩芽就會長成一根根布滿新葉
的枝條。於是，整個樹冠都綠了，在陽光的照射下
油油的，呈半透明狀，可以清晰地看到葉脈的走向
，便如新生兒的肌膚一般。

當槐葉在春天陽光的撫愛下，一天天見長，變
得圓潤起來時，我們這些小夥伴們就開始作採摘槐
花的準備了。我們找出家裡那根最長的竹竿，然後
，在竹竿的一頭綁上一把半截鐮刀，又從角落裡搜
出竹籃和柳條筐，在池塘裡上下洗涮……

忙忙碌碌中，槐樹開花了，那一簇簇，一串串

的玉色槐花點綴在茂密的綠葉間，白得耀眼，繁得
熱鬧，整個村莊都沉浸在沁人心脾的清香之中。白
色的花瓣泛着淡淡的青色，像剛剝出來的豆瓣，芳
香四溢，招引來無數的蜂蝶，還有許多的鳥雀，嗡
嗡嚶嚶，嘰嘰喳喳，熱鬧極了……

童年最有趣的事情莫過於採摘槐花了，那既是
勞動，又是玩耍。幾個小夥伴扛着早已準備好的長
竹竿，挎上竹籃，神氣十足地來到樹下。把竹竿伸
到槐樹茂密的枝葉間，用鐮刀鈎住一枝開滿槐花的
枝條，輕輕一劃，整束的槐花便在我們的歡呼聲中
落下……再從枝條上把米粒大小的花朵捋下來，放
進籃子裡。如果低處的花都鈎完了，樹尖上的花竹
竿又夠不着，我們就像猴子一樣爬上樹去，在樹枝
間蕩來蕩去，把一串串槐花從上面撒落下來。

剛採到的槐花就可以吃，抓一把塞進嘴裡，甜
絲絲的，清幽幽的。

但真正成為美味佳餚，必須經過母親的巧手加
工，她用槐花可以做出很多種吃法來。譬如槐花湯
：把水燒開，放進洗乾淨的槐花，再放入調好的麵

糊，等涼了以後，滿廳滿院香氣撲鼻，比上等的茉
莉花茶還要香，吃過後整天覺得花香在口；槐花菜
：把槐花放進開水裡過一遍，再用油炒，加入一點
鹽和醋，倒進碟子裡，像一盤碎玉，不僅賞心悅目
，而且香味俱佳，讓人胃口大開；槐花糕：把槐花
用清水淘乾淨，加進一些乾麵粉，拌勻後放進蒸籠
，蒸到香氣四溢時就熟了，澆上蒜汁，既是菜又是
飯。槐花糕放到嘴裡，又綿又酥，甜絲絲的餘味無
窮，好像那槐花已經進入了你的五臟六腑……吃不
完的槐花，被人們精心洗過晾乾，用布袋裝起懸於
樑下，於是冬日圍着八仙桌吃槐花燒鹹肉的老少爺
們眼前便幻化出一片鳥語花香……

在那個沒有太多美食和太多玩耍場地的年代，
採摘槐花的日子儼然成了我們童年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快樂。這樣過了許多年，生活水平提高了，槐花
飯離我們漸漸遠去，但每到四月，我總會憶起故鄉
的槐樹和滿樹銀濤似的槐花……

漢字楹聯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珍品。
徵聯，又稱 「應徵聯」，還稱 「半聯」
，是楹聯百花園裡一朵奇葩。徵聯佳品
，不管是上聯、下聯（又稱 「出句」、
「對句」）並列排在一起的，還是只有

上聯，而無下聯的，均可成篇，成為獨
立的聯作。譬如，

珍妃蘋果臉（光緒出上聯）
瑞士葡萄牙（珍妃對下聯）
又如，
大名小磨香油油香磨小名大（無下聯）
今年（辛卯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以下

簡稱 「春晚」）和元宵節晚會所推出的徵聯活動，讓海內
外億萬同胞又一次 「聞」到了 「半聯」這一奇葩之芳香。

春晚迎春春不晚
央視春晚徵聯活動始於二○○五年。對其創意出處，

見到過兩種 「版本」，一是某一文化名人，另一是某一
「商家鉅子」。在是年春晚和元宵節晚會上，有兩副散發

着濃郁人文氣息的對子，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特從日
記中抄出：

八百里洞庭，憑岳陽壯闊（出句）
兩千年赤壁，覽黃鶴風流（對句）
孔子仁關公義人文典範（出句）
泰山日壺口煙天地奇觀（對句）
今年春晚出上聯與對下聯活動參與者，達六十多萬之

眾，來自全國各省市區，以及港澳台地區，還有北美、西
歐、東南亞諸國。在晚會進行過程中，分五次推出五句上
聯（出句）。據主持人講，這是從十餘萬徵句中選 「特
優」而出。這些出句並不深奧，我通過電視聽、看得懂，
便隨手記下，邊看邊聽邊賞，感到句句不僅聯意精深，而
且切合出聯之技法，在已有幾千年歷史的楹聯 「汪洋大海
」中，雖不一定都能成為 「極品」，但皆可稱得上上乘之
作，想要對得精妙，亟需功力。

試看：
一、春晚迎春春不晚（出句）
此出句很俏，緊扣春晚主題。難點在於，疊用三個

「春」字和兩個 「晚」字，而且還運用 「詞義轉品」這一
修辭技巧：前一個 「春」為形容詞，後兩個 「春」則為名
詞；前一個「晚」為名詞，後一個 「晚」則為副詞。

二、百善孝為先，常回家看看（出句）
此出句雖只有十個字，卻用了兩個 「典」。前分句是

一句古語，化自清人王永彬的奇書《圍爐夜話》（細說瑣
碎人生種種為人之道），後分句則化自內地青年歌手陳紅
的成名曲。從字義上看，這是兩段勸善佳語；從深意上
「挖」，則藏着兩個著名作品。

三、五十六朵花開，五色十光六合春（出句）
此出句妙處在於：在前分句中， 「五十六」三字連在

一起；在後分句中，則隔着 「色」、 「光」二字，拆成
「五」 「十」 「六」。

四、虎步騰空去，悄然兔耳聽春步（出句）

此出句也妙，嵌入 「虎」、 「兔」二生肖動物，顯有
辭虎（年）迎兔（年）之意。此外， 「步」字疊用，而且
，生威之步與悄然之步，一先一後，一動一 「靜」， 「遙
」相呼應。

五、遊子吟鄉愁，靜夜思荷塘月色（出句）
此出句很絕，我想細說一下。在直播春晚的電視上，

「荷塘月色」四個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個名篇。 「遊子吟
」過一下腦子後， 「慈母手中線……報得三春暉」那幾句
，即呼之欲出。於是，我邊賞邊猜，出句很可能由書、文
篇目串成。將同類事物串在一起，是撰聯技法之一。 「鄉
愁」費了一下腦子，就想起余光中寫過思家思國（統一）
的名句，查了一下，果真如此。至於 「靜夜思」，費盡心
思也猜不出是何篇目。次日，向一位古文根基深的友人求
教，他一聽就笑嘻嘻地嗔我： 「虧你還是個 『太學生』
（本人有研究生學歷，故得此戲稱），那首古詩二十個字
，連幼兒園大班的小朋友都能倒背如流！」他這麼一嗔，
令我反倒木訥。經友人兩次提示，我才如夢初醒：不就是
那首 「床前明月光」嗎，真是太笨啦！由此可見，這一出
句（上聯）用唐代大詩人孟郊、當代大詩人余光中、唐代
大詩人李白和現代大散文家朱自清四名篇的篇目，像珍珠
一樣串成。

經查，現代大作家冰心和三毛，也寫過《鄉愁》，連
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的一首鋼琴曲，其漢譯文也叫
《鄉愁》。《荷塘月色》的名氣實在太大啦，寫得又絕好
，於是，便有位舞蹈家用文中意境，編得一支同名新舞。
唱《月亮之上》而走紅的 「鳳凰傳奇」組合，不久前唱的
一首新歌，也叫《荷塘月色》。不過，舞蹈也好，歌曲也
罷，原創還是朱自清那膾炙人口的名篇，正是它給姊妹藝
術品種以豐厚的創作養料。

因此，本節所引的聯作出句，嚴格地說，不僅僅由上
述四位大文學家作品的篇目串成。

「遊子吟鄉愁，靜夜思荷塘月色」 十二個字，寫人、
寫景、寫情，把古今的多個篇目串得 「嚴絲合縫」，且聯
意順暢深遠。這幅遊子夜思月色荷塘的幽靜圖畫，與當年
令費翔紅遍大江南北的《故鄉的雲》，同樣抒發思鄉情的
一 「畫」一曲，真乃珠聯璧合，相映成輝！

春晚進行過程中及之後，我試着琢磨五個對句，但費
盡心機也想不出一個像樣的來，用曾盛行一時的俄式考試
五分法來評判，只能得條 「小棍子」（俄語趣稱，指 「1
」，即一分──最低分）。在今年元宵節晚會上，徵聯結
果揭曉。主持人告訴大家，五個對句是從五十多萬件應徵
作品中， 「十萬裡挑一」而得，請看：

春晚迎春春不晚（上聯，即出句）
歲寒守歲歲無寒（下聯，即對句）
百善孝為先，常回家看看（上聯）
千秋民作本，多俯首聽聽（下聯）
五十六朵花開，五色十光六合春（上聯）
一百八聲鐘響，一呼百應八方和（下聯）
虎步騰空去，悄然兔耳聽春步（上聯）
鴻篇任我裁，燦矣龍章續錦篇（下聯）
遊子吟鄉愁，靜夜思荷塘月色（上聯）
普天樂春晚，豐年瑞玉臘梅枝（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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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戲曲中，經常有 「私訂終
身後花園，落難公子做狀元」的情節
。如《趙五娘》中的蔡伯喈、《漁樵
記》中的朱買臣、《珍珠塔》中的方
卿、《秦春蓮》中的陳世美等，他們
開始窮困潦倒，後來都考取狀元，金

榜題名，衣錦還鄉。當然，經常在傳統戲中出現的 「狀元
」，其中很多都是任意編排出來的，並非是歷史上的真實
情況。

中國的科舉制度，說來話長。在漢朝，選拔官吏，由
丞相、諸侯等高官薦舉，一般都以 「家世」為重，因而形
成了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制度。從隋煬帝
開始，提出以考試的方法來錄取人才，形成了封建社會的
科舉制度。應試的 「童生」，通過縣試、府試與院試三個
階段，分別取得秀才、舉人與進士的資格。從唐代的武則
天開始，還由皇帝對錄取的進士，在殿廷上親自進行策問
，稱為 「殿試」。 「殿試」中的前三名，便稱為狀元、榜
眼與探花。凡中狀元的，都給予很高的榮譽。如傳臚引見
，賜瓊林宴，披紅遊街，並授 「翰林院修撰」（從六品）
等，後世一直沿襲不改。在此基礎上，有的還逐步委以重
任，被任命為知府、欽差或侍郎、尚書，以至擔任丞相首
輔等重要的官職。

「科舉」制度，從唐朝開始，一直到清末光緒帝（一
九○四年）最後一科為止，近一千年的時間，總共約出了
三百四十餘名狀元。在這些狀元中，有的碌碌無為，無所
作為。但是，也確實出了一些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如南
宋狀元陳亮，就是傑出的思想家、文學家。還有一位文天
祥，官至丞相。後被元朝俘虜，堅貞不屈。他在獄中所作
的《正氣歌》，流傳至今。另外，明代的楊慎、清代的華
源，還有呂蒙正、張孝祥、王十朋等各科的 「狀元」，都
是學識淵博的名臣賢相。

在近代，也曾出過幾位有名的狀元，如清光緒甲午科
（一八九四年）狀元張謇，在南通辦了許多植棉墾區與紡
織工業，是有名的實業家。夏同龢，一八九八年考取的狀
元，他中了狀元後，又到日本留學，接受西方教育，具有
革命意識。而，最後一科的 「末代狀元」名叫劉春霖。清
政府推翻後，無以生計。最後是靠賣畫為生，聊以度日。

雜談􀎠狀元􀎡
鄧小秋


